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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叶李已经悄悄开放，去
年的枯叶落在周公河里。海

棠树招来许多灰喜鹊。原本平
静的春日，被一阵阵伐木的轰鸣

声扰乱。
被伐掉的这棵树早在我入住

小区前就有，它不是名贵树种，就
是普通的白杨树。它在我家窗外，
每天一睁眼，拉开窗帘就能看到。
它谈不上高大挺拔，但仍可遮天蔽
日。

每年春天，这棵白杨树上就
会挂满杨絮，它们如同希望的使
者，随风起舞，飞向远方。清脆的
鸟鸣声回响在晴朗的天空。

夏日，雨季来临的时候，狂风
把白杨树吹得摇摇晃晃，但是它依
然傲然挺立。深夜，沏上一壶浓
茶，听着窗外雨滴拍打白杨树叶子
的声音，有种“铁马冰河入梦来”的
诗意。

妻子说，她每天都观察这棵白
杨树，从深绿到浅黄，再到深黄，每
天的变化都让她觉得神奇。直到
这个春天，白杨树被伐木工锯倒，
她的乐趣也消失了。

当电锯啃噬白杨树时，木屑纷
飞如时光碎屑。一枚带着树脂清
香的薄片掉落，显现出石榴花样的
纹路——原来所有被砍伐的树，都
在创口处藏着特有的密码。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老家院子

里有两棵树，一棵树是无花果树，
另一棵树是石榴树。这两棵树陪
伴了我整个童年。

每到夏季，无花果树就会招来
一群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还会
把即将熟透的无花果破坏掉，十分
令人讨厌。为此，母亲买了一张大
网，把无花果树罩起来，防止鸟啄
果子。

无花果果皮发涩，吃无花果
时，我通常会把皮去掉，只吃里面
的果实。熟透的果实特别甜，令人
回味无穷。

后来，为了硬化本就不大的小
院，父亲把无花果树锯掉了。他把
枝条也锯了下来，放在院外的空地
上，任由太阳暴晒。当锯条吻上无
花果树苍老的筋脉时，树汁在寒风
中凝结成琥珀色的泪。

满树的石榴花在阳光的照射
下，显得格外耀眼。石榴花的花期
绵长，一直到夏末才逐渐孕育出石
榴果实。夏日的某一天，我吃着从
无花果树上摘下的果子，欣赏着红

艳艳的石榴花，美妙的童年在花开
花落中消逝。

相较于无花果树来说，石榴树
的结局比较好点。同样是为了使
院子更加宽敞，父亲把石榴树刨了
出来，移栽到了姑奶奶家经营的液
化气站大院里。第二年，石榴树在
新的环境里结出了果实，但是再也
没有在我家院子里曾有的味道
了。随着天然气的普及，姑奶奶家
的液化气站关闭了，石榴树没了人
照顾，渐渐不再枝繁叶茂。

富有诗意的叶子、甘甜可口的
果实，都是一棵棵树给予人类的馈
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
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

新栽的桃树在混凝土裂缝里
舒展根须时，我忽然看见它影子里
的石榴花正在输油管道的锈迹上
重新绽放。树木在永恒的生死循
环中不断更替，就像我们不断告别
昨日的自己，又用记忆的碎木搭建
明天的巢穴。

窗外的树
○ 国晓宁

一条小巷，一处院落，几树白
花，我被眼前雅致的景色所惊艳。
在我的脚步移动时，一股淡淡的香
气氤氲而来，我知道这香气肯定是
那些树上的白花散发出来的。

走近矮墙，香气更盛了。这香
味似曾相识，再看这几树花也略有
印象，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看
到过。

墙外的甬路上，落有几枚花
瓣。许是顽皮的猫儿也被这花的
香气吸引，攀爬间弄掉的吧。我捡
拾起花瓣，打算回去问问父母这花
的名称。

回到家，我把所见花树的形态
说给父母听。母亲看着我拿来的
花瓣，微笑着说：“这是玉兰花。咱
们以前在乡村居住时，村子西头老
李家就栽种过这种花树。有一年
你们几个淘气小子爬墙，把人家
的花儿弄掉了许多，你爹为此骂
了你一顿，还差点儿要揍你，你
忘了？”听完母亲的话，我努力回
忆童年往事，模糊的印象逐渐
清晰起来，难怪我睹花闻香时，
有种熟悉的感觉呢。

看着手中洁白柔软的花
瓣，我对玉兰花的喜欢又增
了一分。从那以后，每次
散步时，我总会走到那条
巷子里，驻足欣赏这几
棵玉兰树。朵朵白花

向天而张，一缕缕香
味在空气中弥

漫，虽淡雅，
却沁人心脾。

三月时节，玉兰竞相绽放，为
春天而歌唱。玉兰花，又名木兰、
望春花，因其“色白微碧、香味似
兰”而得名。玉兰花以白色居多，
盛开时晶莹皎洁，颇受人们喜欢。

文人们赞美洁白无瑕的玉兰
花时毫不吝啬笔墨。屈原在《离骚》
中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
菊之落英。”明代诗人眭石这样赞美
它：“霓裳片片晚妆新，束素亭亭玉
殿春。已向丹霞生浅晕，故将清露
作芳尘。”白玉兰花色如白雪，从外
形上看有“君子之姿”，加上香味清
新淡雅，因而具有“点破银花玉雪
香”的美感。此外，玉兰花开时，一
簇簇一团团，有“堆银积玉”的富贵
之态。玉兰树挺拔又优雅，叶子翠
绿茂盛，特别是花香正浓时，观赏者
可深深体会“花中取道、香气弥漫”
的愉悦之感。

三月的气温乍暖还寒，但玉兰
花却能于微寒春风中绽放，散发出
清雅的香气，实在是让人赏心悦
目。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和，玉兰花
也开得越来越热烈，更加醉人。

多次欣赏玉兰花后，我已深深
地被它倾倒了。小时候虽与玉兰
花近在咫尺，但由于少不更事，没
有真正领略到它的美。经历过风
风雨雨，与玉兰花再次相遇，我格
外珍惜这一机缘。

三月，我与玉兰花同赴一场春
天的约会，心情也愉悦起来。

玉兰花
○ 陈 裕

三月，聊电煤场上的“春天”格外
美丽，我多次寻迹而去，用镜头记录
下一幕幕感人场景。

放眼整个煤场，触目所及除了煤
还是煤，满眼里除了黑还是黑，看不
到青草绿树、莺飞燕舞……到哪里去
寻找春天的踪迹呢？

迎面走过来一个小伙儿，衣着单
薄。天气乍暖还寒，又刚刚降了温，
他穿得这么少，不冷吗？但看看他的
脸，哎呀，满是汗水，汗水混着煤灰流
淌下来。我正满腹疑惑，小伙儿已风
风火火地与我擦肩而过……

他这么匆匆忙忙地去干啥？哦，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冬天虽说是过去
了，天气也不再寒冷，但“安全越冬，
保煤保电”的任务还没有结束。煤场
上堆积了一个冬天的煤有些已经板
结。煤板结成块后，运输、传送起来
都很麻烦。这位小伙子是皮带运行
工，刚刚处理完大块卡煤，又急着去
处理皮带积煤。汗流浃背的状态，显
然证明他刚刚进行了一场苦干。

朝气蓬勃的小伙子，让我感受到
煤场里浓浓的“春天”气息。

感知煤场上的“春天”，再去看看
另一幅画面——老师傅们干活的情
形。

“嗨呦，嗨呦……”循着声音，我看到一位须发黑亮、精神矍铄、
身材魁梧的老师傅，他正拖动着一捆很重的东西——煤场防尘覆盖
膜，一边拖，一边喊着口号给自己打气，好一个老骥伏枥、干劲满满
的场景。

他在干啥？原来，春季来临，风雨增多，煤场怕的就是煤粉被
风刮、被雨淋。刮风时，煤粉四处跑；煤粉被雨淋湿后，又黏又滑，
不仅运输起来困难，送到炉膛里，燃烧起来也不稳定。为消除隐
患，这位老师傅正在为煤粉做防风防雨措施，汗水湿透了衣背，他
也没察觉。

饱备干粮晴带伞，丰年也要防歉年。聊电老师傅未雨绸缪、敬
业爱岗，让煤场上的“春天”也美了起来。

年轻的小伙儿年富力强，年长的老师傅老当益壮，个顶个都是
硬朗朗的汉子，勇于吃苦、乐于奉献，他们就是煤场上的“春天”，煤
场上的“春天”就在他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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